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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宾，女，1970年生，网名“凿冰煮雪”。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曾经的

文青一枚。从医20余年，感悟颇多，常思述之与人，言之不尽泄于笔端。把自
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和朋友们分享快乐，分担忧伤。

连 载

北河拐弯的地方北河拐弯的地方
龙懋勤龙懋勤

那天清洁工大姐和同事发生争吵后，
把科室钥匙扔在我桌上：“赵主任，我不干
了。”看她微胖的身体潇洒转身，轻松离
去；科室老病号再次住院，赶回来照顾的
儿子几个月前还在北京打工，这次却在深
圳。看他们的自由，无端生出些许羡慕。

赵医生有 100 次，在患者绝望的眼
神、家属不能理解的冲动、社会对医者的
苛责中；在怨气愤怒和精疲力竭的无助
中，想脱下白大褂狠狠掷地：“我不干
了”。但是101次，我深吸一口气，拿起听
诊器，继续医生的职责。

参加一次会议。第二天要讲话的领
导到科室看病，咽痛声嘶，咽部充血水肿，
禁声休息的医嘱显然不能执行，常规治疗
后，担心那长篇的发言不能完成。

第二天坐在台下，听领导讲话，开口
便吃惊，这样洪亮的开场，到了慷概激昂
处，语调怎生涨得上去？知道底细的我，
很怕到需要振奋高亢时，突然喉头痉挛哑
了声音。

当然，担心的事没有发生。不得不佩
服领导的毅力，忍受咽痛完成的演讲，可
以不被旁人察觉，激越高昂处，扩音器传
出的声音，让会场的空气微微震颤，完全
达到了预期效果。

你说，是因为拥有越多，才越怕失去，
其实害怕失去是一种珍惜，而非怯弱和功
利。付出越多，收获越多，责任越多，受到
的限制越多。不是成功了才坚持，而是坚
持了才成功。

有段时间，心情莫名忧郁，各种焦虑
泛滥，情绪烦躁易怒，内心极不愉快。为
了摆脱阴晦的状况，我找一位朋友倾述。
朋友看上去乐观豁达，又颇知晓些心理知
识，然而在倾述过程中，某个话题激惹到
她的痛点，直接角色转换，东风转西风，滔
滔不绝地倒出满腹委屈，让赵医生心情瞬
间好转。

原来，所有人的背后都有心酸委屈，
只看掩饰得好不好，旁人看不看得到。见
别人过得艰辛，自己暗地庆幸，不是幸灾

乐祸、内心扭曲，而是本性的流露，是对自
我状况的认可和满足，是一种积极适应的
心态。

当医生久了，每天都接触患者的疾
病，眼界便被局限，缺少远大的宏观思维，
注重个体的局部感受。当著名台湾作家
林清玄去世，满屏对他追思哀悼，怀恋他

“人间有味是清欢”的优美文字，我却对他
享年65岁，甚是遗憾叹息。

当今社会，医疗手段先进，国人平均
寿命已达76岁，65不过刚刚步入老年，何
以早早离开人世。如果文章激越奋进，象
鲁迅一样充满战斗的力量，那种自我燃烧
式的写作风格，加上吸烟肺病、医疗水平
低下，寿命难以长久，是在情理之中。

而林先生的文字清新纯真、优美安
静，表达出一种豁达恬静、与世无争的人
生态度。“舍弃了世俗的追逐和欲望的捆
绑，回到单纯的喜欢，是生命最有滋味的
情景。”这样一个崇尚自由的生命，结束得
实在仓促了些。

网上报道，先生是因为心肌梗死去
世，说明先生平素不怎么注重身体状况，
才让疾病来得突然。那看似洒脱纯真的
生命背后，却隐伏着杀机重重的疾病，人
生哪来真正的岁月静好。

所以，有味的人生，不只是清欢、单
纯、自由，也需要努力、坚持、约束。你愤
然放弃的选择，只是别人去帮你完成。

世界太大，人生太短，谁都希望轻松、
富足、安逸，但总得有人去努力、创造、坚
持。你说你享受了轻松安逸，却又羡慕别
人辛苦艰难后的收获，是不是太贪心。

如同面临一座高山，有人奋勇攀登罔
顾风景，不达峰顶不罢休；有人边看风景
边往上爬，一路最多这样的人，只是相互
欣赏、自我满足，不要嫉妒生恨、使绊子冷
剑伤人就好。

人生没有一百分，各有各的不如意。
看破红尘依然爱红尘，不拘泥世俗却满足
于世俗。活着，一边努力，一边享受。

人生没有一百分

齐老头刚走到厂门口，就碰到原来的保
卫科长张志冲，就是外号叫“张二娃”的那个
人。“张二娃”现在也是六十出头的老人了，由
于脑中风，造成半身不遂，左手左脚走起路来
一摆一甩，但今天却昂着头，残存着几分昔日
的威风。“张二娃”一眼就认出了齐广兴，他语
词含糊不清地招呼道，齐……齐书记，我在这
……这里等你老……老人家好久了呢。齐老
头正在想他是谁的时候，张志冲赶紧说，我是

“张二娃”呀。齐老头笑着一把握住“张二娃”
的手说，记得，记得，张科长，老朋友了，不要
叫我啥书记，就叫齐老头。两人正在谈话的
时候，又有五、六个人走了上来，分别和齐老

头握手，齐老头想不到这回私访还有人和他
打招呼，他忍不住有几分激动，连眼圈都有
点微微发红。周围也有三三两两的人在不
远处围成几堆在悄悄议论，没有更多的人上
前套近乎。

这时，疯老婆子高素梅正在自己的棚子
门口收拾捡来的塑料瓶，以前的受害女工秦
建华像幽灵一样走了过来，小声附着高素梅
的耳朵说，高姨，齐广兴那老不死的杂种还
越活越有精神了，现在那老东西到厂里显摆
来了，正在厂门口，你老人家想不想去见见
他？好机会呀。高素梅木楞楞地问，他……
他还没死？秦建华咬牙切齿地说，你老人家
天天咒他，他还是不死，老天爷不公道呀。

高素梅瞪起一双血红的沾着眼屎的眼睛，狠
狠地说，我……我去找他索……索命。

“张二娃”和齐广兴正在有一句没一句地
摆龙门阵，周围不时响起一阵欢声笑语。疯
婆子高素梅这时有点亢奋，她悄无声息走进
人堆，眯缝着眼睛一看，忍不住叫了起来，你
……你不是齐广兴吗？你还没死呀？齐老头
当时也认出了高素梅，他嗫嚅着说，高素梅，
你……你也老了，我以前对不起你，希望你原
谅。高素梅虽是个精神病人，但这时不知哪
里来的气力，二话不说，猛地一头朝齐广兴胸
口撞去，齐老头没半点提防，身子一仰，往后
倒了下去，后脑重重地叩在石板上，发出“咚”

地一声响。齐老头倒地后，眼睛半睁半闭，顿
时口吐白沫，人事不醒。高素梅嘟哝着说，你
……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

市政府大门前的骚乱终于在唐市长出来
后，局面得到控制。罐头厂临时找了几个工
人代表，由“牛脑壳”和伍科长领头，与唐
市长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唐市长听了两方
工人代表的述说后，感到这个问题是有点敏
感，他最后明确表态，重要的有两点：一是
尽快与“广茂”公司的郭总协商，最好不用

“广兴花园”这个名称。二是这次罐头厂国
有资产出售，一并解决下岗工人的福利待
遇，对于棚户区的问题，市政府一定妥善解
决。

齐老头被送进医院后，经过抢救，虽然
保住了命，但可惜已成为一个植物人。何厂
长带着马驰到医院去看望的时候，正好郭总
郭海涛也在那里。何厂长送上一千元慰问
金，被郭海涛婉言谢绝，何厂长埋怨地说，
郭总，这是我们慰问齐叔的一点心意。郭海
涛不冷不热地说，领情就是了，你们的钱，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收，不要问为什么。何厂
长沉痛地说，想不到齐叔好好的一个人，出
了意外，我和齐叔见面那次，我还劝他，不
要到厂里去，真是不幸而言中，出事在我们罐
头厂，我这个当厂长的也有一定责任，对不住
齐叔，也对不住你们。郭总说，出了这样的

事，我对你们罐头厂更没有半点兴趣了，到此
为止了。何厂长恳切地说，郭总，希望能继
续合作，我们……我们握手吧。郭海涛面无
表情，没有伸手，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
何厂长挨近郭海涛的身边小声说，郭总，工
人不知道你的身份，在领导面前，我只说的
是历史的误会，我没有出卖朋友。郭海涛冷
冷地笑了笑，说不说我现在都无所谓了，就
算是一场误会吧。

高素梅是间歇性精神病人，被免于刑事
处分。鉴于高素梅和张志成俩夫妇无经济赔
偿能力，判了经济赔偿也无法强制执行。后
来一切都不了了之，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这件事过去之后，一天上午，在厂长办公
室里，马驰对何定元厂长说，不管怎么说，
是我们胜利了，齐老爷子也是报应。何厂长
苦笑着说，你错了，没有胜利者，不能与“广
茂”和郭总继续合作，我们也是失败者。马驰
说，除了郭总，今后还会有李总、钱总，我们总
不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何厂长叹了口气
说，这回是第二十次了，又一次无疾而终，我
们厂里目前这状况，还会有开发商上门吗？
马驰苦笑着说，那就继续熬吧。

何定元走到窗前，仰望着天，眼里有泪花
在闪动，情绪有点激动，他喃喃地自语，我相
信，国家和政府，不会丢下我们。

（完）


